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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晓色太荒唐

1．先烧山后烧人

八无先生走了。
他下山去了。
他把夜色留在山上。
晓色仍在山的后面。
铁手若有所失地道：“他真是个好人。”
小欠语音也十分怅惘：“可惜他只是个忠的好人。”
铁手奇道：“怎么？好人也有好的不成？”
小欠道：“正是。世上的好人就因不够好，才让坏人得势。要当好人，
欲行其善，就得要当一个好的好人：要比恶人恶，却对善人善，这才能好人
好事、好人好报，而不是好人不长命。不然，当一个恶的善人亦可，惟够恶
才能行大善，世间惟力是尚，只讲实权，不论仁义的。”
铁手赞道：“这是怪论。”
小欠更正：“却是事实。”
铁手愕然道：“八无先生是您的好友，是不是？”
小欠冷然道：“我没几个朋友，”但他的眼色却是热的，铁的，带点泪
光的，“但他显然算是一个。”
铁手道：“他的话，你比较听得进耳里吧？”
小欠道：“刚才我已在他面前言明：听得入耳，不等于也听得进心里。”
铁手道：“他两次说过：过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小兄弟语言未免偏
激了些，与常人有太多不同，就易给人目为异类，这对兄弟你未免非仁长远
之福，长久之计。”
小欠道：“我是我。世上那么多人，只一个我，我的特色和功用就是与
人不同。若都同了，又何必多一个我？我不求标新立异、为反而反；但若真
的是与人不一样，我又何必委屈迁就，同流合污，人云亦云，面目全非？温
八无老是说他自己是：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家无定无情无志气，但痛恨他的
敌人都说他后二无有误，该是‘无法无天’才对；而熟悉他的朋友，或认为
后二无亦有误，应是‘无悔（有心）无力’才恰当。你看，他会说人不会说
自己，什么过高、过洁，到头来他还不是一样让人诟病，予人口实，传言里
的他一样自负自大自以为是！他来劝我？我劝他才是呢！我直道而行，他独
行其是，你义所必为，我们都我行我素、笑骂由人便是了。敌人，有一万个
一千个不算多；朋友，有一个是一个便已足够！人活到一个地步，达到了一
定的水准，还要人家来肯定你，那过去就白练白活了；境界自在心中，评价
是你自己定夺的，任何人不能增一色、减一分。温老板若能做到这一点，就
该改个名字了。”
铁手饶有兴味的问：“该改什么名字？”
小欠道：“他说多加一无。”
铁手笑诡地道：“温九无？那一无？该不是无能吧？”
小欠也笑道：“‘无敌’。”
铁手道：“好个一无——只不过，我看这两个字害人多过帮人，损人多
于益人，要不得。”



小欠道：“对。这一无是最要不得的，谁担上了，谁都到头来准要一无
所有。我们武林人若要争这两个字，还不如回到寒窗苦读争个天子手腕底下
朱批的状元、榜眼、探花的有志气！”
铁手听了甚以为然，呵呵笑道：“对对对。这头衔送我都不要。就曾有
人把‘天下无敌’这头衔送予世叔，世叔就说：‘这是天底下最无聊的名称，
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肯接受。’有次世叔冒了大险在一次刺客行刺里救了皇上，
蔡京故显无私，充当好人，面奏圣上，要册封世叔为‘天下第一’，世叔当
时大哭了三声，皇上就诧问为何？世叔说：我太无辜了，有了这名号，我就
友无挚友、敌必死敌，天下间再无我立足之地，我也要向皇上恳辞，回乡下
耕田归者方可了。皇上听了这才撤消了封诰。大家那时都笑谓：‘诸葛先生
一定是怕无敌太寂寞了。’只有大师兄无情最了解世叔的意思，他说：其实
无敌最寂寞是不曾无敌的人生安白造的废话。
“真正无敌的时候，那才热闹辉煌呢！要啥有啥，想怎样便怎样，秦始
皇、汉高祖都智无敌于天下，他们都在威风中度其一生，忙得不亦乐乎，才
没有什么时间搞什么寂寞孤独这等文人大话！只不过，无敌的代价太大了，
而且无敌不等同快乐，有了无敌的人，怕有一天有变，所以一天到晚，寝食
难安，防敌应敌，那有什么快活可言？简直是自找苦吃，自甘堕落，与天为
敌，故无敌者多不欢乐，也不高寿，难有善终。世叔要的不是无敌，而是自
在，并想自自在在的在残酷现实里为百姓做点好事，这样一来，这‘无敌’
二字，一旦沾上，就啥事都做不了，好事也成坏事了。上一代的武林人物，
总为‘无敌’这名头争个不休，但自我们这一代开始，这二字大可弃之如敝
履，让无聊的人自寻烦恼好了。以我想，大师兄最是明瞭世叔的心意。就如
你的意思：无敌只使人无辜受害，别无是处。”
小欠双目发光，喃喃地道：“你有的是一群好师兄弟，好师门
忽转而打趣道：“所以我若要害你，我就说：铁二捕头，天下无敌。”
铁手哈哈大笑：“敬谢不敏，原句奉还：阁下才是天下第一，无敌无对。”
小欠也大笑出声，故作推让道：“不，不，我兄才是天下第一人，武林
无敌。”
铁手也谦辞的拍拍小欠肩膀笑道：“是你英才秀发，无敌江湖。”
小欠笑着拍着铁手肩膊，推辞的说：“你无敌，你才无敌⋯⋯”
铁手笑着，忽有愧色掩上喜脸容：“小兄弟才是寂寞高手、江湖无敌手⋯⋯
唉，若小龙女没事未挂彩，这当儿一定跟我们一道制兴儿，这天下第一、无
敌手于世的名头，咱就给她来担当吧！她脸上这一道伤，可令我终生难安。
好兄弟，若我有个什么意外的，你可要代我照顾她，这就千万拜托了。”
——“小龙女”当然是指龙舌兰。
这是铁手对龙舌兰的昵称。
小欠静了静，望了望仍在一灯如豆旁熟睡的龙舌兰，正想说点什么，忽
听铁手沉声道：
“八无先生离开之前，一直重复提醒了一句话，刚才没听懂，现在就明
白了。”
小欠想了想，目光忽向远处，嘴里却问：“他总比人看远几步，要不然
他也不会先走几步了──他说的是什么话？”
铁手道：“水。”
小欠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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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手脸似略有惧色：“水声。”
小欠瞳孔收缩：“水声？”
铁手沉重的道：“水声的确越来越大了。”
然后他补充道：“水声愈响，就是水势愈大了。”
小欠紧接道：“可是上游似乎并未下雨。”
铁手沉声疾道：“就算有暴雨，水流声也不致如此湍急，除非——上游
可有无堤坝？”
小欠即答：“有。”
铁手色变道：“糟了。”
小欠也倏然变色：“你是说——!？”
铁手铁脸是铁色：“有人在上游决了大堤!”
小欠脸色煞白：“太卑鄙了！”
铁手一向平和的神情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他的眼睛本如两颗嵌入脸里的
黑漆炭精，静而宁之，而今竟像点着火似的，现出一片燃烧般的金红来。
“为了杀我铁某人，也用不着这般伤天害理呀——”
小欠忽道：“也不一定只为了杀你。”
铁手恨声道：“‘杀手和尚’集团的人，也真可杀！这大坝一决，得费
多少功夫人力才筑得起来啊！我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于法！”
“这种言生，你抓了自有人放，遇上我，见一个杀一个，干净俐落。”
小欠冷声道：“但我看也不一定是‘杀手和尚’的人。”
铁手猛省起，情急的问：“这儿下游可有人家？”
小欠疾道：“很少。”
铁手这才舒了半口气：“那还好些——”
话未说完，小欠已抢着说：“少，但仍是有。”
铁手一震，那后半口气顿时就舒不下去了：“什么！？”
小欠道：“就在‘杀手涧’下游不远，有个叫‘一文溪’的地方，那儿
就至少住了七八户人家，有老太婆、残废人、小孩子⋯⋯”
只听外面已传来麻三斤的高声呼叫：“不好了！洪水来了！”
他已在洪水自塞口与瀑流汇合之前发现了异常的水势，但仍远落在未出
户的铁手与小欠之后。
铁手厉声疾问：“‘一文溪’在哪里？”
小欠的脸色越来越白，目光也愈像两道浸在寒泽里的冰剑，语音也更尖、
锐而促：
“顺着水流，里半就到。”
“我去，”铁手气急而不败坏，“你护小龙女。”
“我去，”小欠争辩道，“你在这儿、那儿都有事待办。”
铁手可急了，“我去，他们我的是我，我不能连累无辜！”
“让我去，他们找的不只是你——”小欠坚持道，“何况我轻功、水性
都比你好。”
铁手听了有点泄气，就说：“好，我们一齐去——”
小欠扬扬下颔：“你看。”
铁手已听到洪流自断崖挂落狂泻的轰然巨响，激流不断涌入，开始直冲
入店内，瞬间已淹及踝。
“没什么好看的，”铁手拦腰抱起仍未苏醒的龙舌兰：“咱们冲出去便



是了。”
小欠仍坚定不移的扬了扬下巴，目光遥望远山，依然是那两个字：
“你看。”
铁手这才真的去看。
看远方。
远山。
夜那么深。
那么黑。
深得荒凉。
黑得荒唐。
深山里的夜更加像一个无尽的、狂乱而荒凉的梦魇。
不醒之梦，却处于醒之边缘。

* * *
荒山恶夜：
——月黑凤高、急瀑飞流遇上了决堤奔洪！

* * *
不。
不止是水。
还有火。
烈火。
——熊熊烈火，如一条金色狂舞的怒蛇，火焰烛照了对面整座黑山。
烧得对崖的夜一片火光！

* * *
铁手的双目都映红了：
“火！”
他叫了一声，小欠却沉沉地道：
“有人在对崖放了一把火。”



2．隔岸观水人

铁手与小欠再不迟疑，两人一点头，由小欠拔出刀身作大齿鳄咀状的“狗
口神刀”，在前开路，铁手抱着仍在沉睡不醒的龙舌兰，也从“崩大碗”里
窜了出来。一出来，只觉热风扑脸。
山洪暴发。
水轰轰发发而下，淹没低洼之地，瞬间已淹至高坡岩上。
水流冲激，如同三千万条在黄泥黑泞中折腾翻滚的万年巨蟒，卷涌而至，
一时间树折土崩，任何事物，都卷进了这恐怖无限的激流漩涡之中，遇上即
推，碰上即毁。
更可怕的，是水不只是水。
水上有火。
水上铺了一层易燃之物，都着了火，似一头火龙，凡所过处，站着那儿，
那儿就起了火；碰上哪里，那里就烧了起来。
本来，水和火是不能并存的，但在此时、此际、此地，水上有火，火下
是水，水助火势，火借水威，加上风助火长，一时间风、火、水交并相迫，
形成了一场大灾大殃，天威一般无可抵挡，天地间已无处可遁。
铁手与小欠一出店门，马上据了高处，就遇上了暗箭。
火箭。
但没有用。
这箭过不了小欠那一关。
他手上的刀，像一只吃箭的狗，见箭就“咬”了下去。
没有一支可射着他。
也没有一支箭可越过他，射向铁手或龙舌兰。
铁手在他身后，看到他的出手，眼睛亮了：
——也不知是因这水上的火光，还是战斗中心里的灵光。
箭射来了十七、八支，见无功，也就暂止，但不时仍放一两根冷箭，这
回连火光也不带。
但水流承载着火，已淹近足踝。
回头望：
“崩大碗”已淹没在火海中了。
小欠道：“敌暗我明，得离开这儿。”
铁手道：“得赶在洪水之前，到下游去发警示，不然，枉死的太无辜。”
小欠回头问了一句：“你不熟水性，还是要去？”
铁手反问：“你去不去？”
小欠冷然道：“我当然去。一文溪畔有几户人家，跟我还算点头朋友。”
铁手道：“你去得，岂有我不去得！我不识泳术，但或可为你掠阵拒火，
否则我这捕头也白当了：”
小欠双眉一耸，森然道：“你真是个好捕快。”
铁手道：“不敢当，只是救人不甘后人而已。”
小欠一面向崖下疾掠，一面冷冷的反问了一句，像作出了一记反击：
“你抓人从不落空？”
铁手也展动身形，紧跃而下，只见麻三斤在断层虎口高岩上，面对已着
了火的杀手尸体，在那儿干着急跺着脚指骂，一面在应付来矢，就一句话喊



了过去：
“麻三哥，撤了吧！我看今晚来敌多，尸首都保不住了。我们先赶到下
游救命去。”
两人急掠而下，寻落足点，都避过水火，急纵直下，一人抱着龙舌兰，
一人背着古琴利刃，身形丝毫没有减慢。
铁手这才向小欠回问一句：“你的古琴为何不文麻三斤？”
小欠头也不回，只在黑风中传来了一句：“我不信他。”
然后反问了一句：“你何不把龙舌兰交他？”
铁手没即时回答，半晌才说：“我宁可信你。”
小欠干笑一声：“那么，就留他在那儿隔岸观水火吧！”
铁手没笑，却盯着小欠的背影，说了一句：“你真是名好剑客。”
小欠身形一震。
但没有回头。
铁手紧接着又一句：“你出剑真的永不落空？”
——小欠不是一直都说他擅用刀吗？怎么铁手说的是他的剑？
只见小欠身形急掠，“一文溪”的三五户人家已在望了。
然而洪水汹涌而下，一路火球滚动，见草即烧，见树即燃，势无可匹，
几乎与小欠、铁手同时抵达村口。
形势紧迫。
小欠低叱一声：“你别一直瞧我，我的背会痛！”
语音一落，他已一脚踢开一栋木门，大喊：
“大声婆、猪小弟，你们别怕，山洪炸了，我接你们上高地！”
铁手也不敢怠慢，双手仍抱着龙舌兰，以肩撞倒另一家门户，大呼：
“各位父老乡亲，我是衙里的人，这儿起火了，洪水来了，快起来，走！”
两人扶老携幼，匆匆在小欠带路之下，往此地较高的山坡攀去。
这九户人家在熟睡中惊醒，乍闻滚滚雷动，又见人毁门闯入，都以为天
崩地裂，又以为强梁抢掠，后才知洪水淹至，水火交攻，吓得五魂飞了六魄，
呼天抢地，不知如何是好。
幸有小欠与铁手协助之下，这几户山村人家才有逃出之机。
小欠带了三四人，还背了个仍在襁褓里的婴儿，择一处高地疾走，铁手
拖了个老的，拉了个幼的，更单手抱了个龙舌兰，一边跟着小欠走，一面还
不忘问：
“把他们摆在这儿可安全？”
这时，水流冲至，那几户人家房屋已开始淹水，让火焰一沾，立即起火，
火起不久，又为更大的水势淹熄，蔚为奇观。
小欠走在前面，崖坡奇陡，而灌木密集，他闷鸣一声，霍然回身。
这刹间，他居高临下。
铁手也马上止住脚步。
小欠在高处，背风。
铁手人在下锋，向凤。
两人衣袂飞动。
那些跟两人逃难的人，望望小欠，又望望铁手，都不知何故。
因为不明所以，只能看看这剑一般的哥儿，望望这铁锅般的好汉。
小欠忽道：“如果我们是敌，你手中无一人能弃，又落在我的下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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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剑便能杀了你。”
这时劲草急风，吹得林木沙沙狂舞，脚下洪流火海，身畔哀泣呼号，令
人怵目惊心。
铁手却只哈哈笑道：“好说，好说。小兄弟的背敢情已经不痛了？”
小欠怔了怔，带了健壮的，伸手背扶老弱的，往上拔步就走，迎着风抛
下了一句话：
“你不盯着我，我就不痛了：你也可以继续吃我的风了。”
可能是走到高处之故吧，那些跟随着二人往上跑的乡民，忽然都觉得寒
气和焰熏都没那么熏人、迫人了。
刚才他们才不过在半坡停了一停，却几乎为之窒息。

* * *
上得高处，丛林更密。
下面水流远火，火焰冲天，却又因水而灭，时明时暗。终于火光渐减，
火势渐灭。
小欠在这片荆棘地稍停，揩汗道：“这儿叫‘不文山’，势高，水淹不
上这儿来。下面都是坚石，火也一时三刻，蔓延不上来，后有山径，要退走
不难。”
他边清点人数，边用衣袖揩汗，忽然顿住了。
因为他发现铁手没有流汗。
甚至没有气喘。
他一人背的、抱的、拖的，带了三人，上这高山，可是却不喘一口气，
不流一滴汗。
小欠正想说些什么，忽听山下有妇人凄厉呼叫，“救命”不已，还有小
孩嚎哭之声，小欠立往下张望，只见一位老者挣扎在一栋茅屋前，半身已为
洪流卷着，一个小女孩用左手竭力抓住门板，另一手紧紧抓住者者不放，那
老头儿才不致让洪流卷去。
小欠倏然色变，向紧拢在这“不文山”的一名黑汉乡民叱问：
“怎么一一詹大娘还留在‘一文溪’这儿！？她不是到佳阳去她儿子那
里么！？”
那黑面汉子嗫嚅道：“你这就有所不知：詹大娘去了，可又老又瞎，前
天又给她媳妇儿赶回来留在茅秦里了。”
小欠顿足嘶声道：“那么，麒叔怎么没跟我们上山！？”
另一名攀得上山已几乎支持不住的老头，喘息嗬嗬的说：“阿麒那天采
药，给金线头咬了一口，现在瘸了腿，走动不便，那，他的女囡今儿就在下
边服侍他呢！”
这时滚滚洪流，在黑夜里沾火滚雷似的、摧枯拉朽一般的、天摇地动的
轰隆而下，遇上它的，谁都给吞噬、没顶、粉身碎骨：只见那时苦苦支持着
不让激流卷走的父女，已快撑不下去了。
小欠看了铁手一眼。
两人都点着了对方眼里的斗志。
也看清楚了彼此心里的恐惧。



3．暴  没

两人一笑。
苦笑。
涩笑。
大家都有默契。
——这一刹间，没人能比他们更了解对方的心意了：
天威莫测，人太渺小，难免生惧。
怕。但有些事，虽然怕，但还是得做。
因为不做，就不是人了。
就白活了。

* * *
这时，山下又隐约传来婴儿的哭声，山下这一哭，使得山丘上一妇人愈
发放声大哭。
小欠一看那披头散发的妇人，就皱起了眉头：
“老古吉，你怎么把孩子留在屋里了！？”
只见那妇人哭闹着要冲下山去，但给两位乡民拦住了、拉住了，她挣扎
去不得，就跪下来哭求小欠和铁手：
“小欠子啊，我的女娃娃给撂在下边了，你们刚才一发大喊，我抱了以
为是娃娃的就往外跑，却是个枕头⋯⋯小欠子呀，你行行好，跟这位神爷大
显神通，再飞下去救我那命根子一次吧⋯⋯我求求你，我已没了当家的，总
不能连娃子也——”
小欠气得鼻于都歪了，一顿足：“也有你那么粗心的妇人。”
铁手见这情势，就说：“我下去。你守这儿。”
小欠疾道：“不。我去，你守。”
铁手截道：“这时候不争这个。”
小欠也道：“这儿也不须人看守。我和你一齐下去，救一个是一个。”
铁手道：“好，我助那对父女，你去抢救那婴孩和瞎妇。”
小欠把琴和刀的包袱解下，眼中生起了一种依依不舍的奇怪神情，然后
说：“就这么办。”
铁手也放下龙舌兰在一处长有软草的地上，向乡民说：“她有病，你们
照顾着。”
乡民都点头不迭，心里感激不尽，只不知这从天而降的生罗汉究竟是谁，
却震诧于平时只在山上酒馆里默默做活的小伙计，居然会有这一身高来高去
的大本领。
铁手低声在龙舌兰耳畔说了一句：“你好好休歇着，我回头就过来接你。
你快些好起来，要比以前更快乐如意。”
这样说着，眼里忽有点潮湿，还生起了生离死别的感觉。
不知怎的，他每与龙舌兰分手，就算小别，也会有这种难分难舍的心情，
好像每一次分手，就是把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切断了，又像是以后就不能／
不会／不可以再相见。
他也不明白何以会有这种感觉。
更不清楚这感受从何而来。
亦不知道龙舌兰是不是对自己也有了这样的感应。



可是这不是依依的时候。
龙舌兰药力未散，依然昏睡。
他放下了龙舌兰，转身，小欠也正好放下了他包袱里的琴。
两人一点头。
小欠道：“去吧！”
铁手道：“保重。”
小欠的毡帽早已掉落，乱发掩遮了右额右眉，从而他的眼神就在黑夜里、
黑发后、黑风中剑也似的亮。
他猛一腾身、跃起、整个人乍沉下去，竟是为了快速到达现场，而整个
人毕直自山头往洪流所淹的村落跳坠下去！
只见他一路坠落下去，疾如弹丸，眼看要到洪流肆威的大地前，他足寻
山拗、突岩，约略借力，一沾即弹，呼地勾挂在一棵大树丫上，继而急荡到
有孩子发出哭声的住处。
铁手则不然。
他没有跳下去。
他跑。
他开步就跑，一路跑了下去。
看来，跑要比毕直跌下要慢得太多了。
可是事实上并不然。
——当小欠从那已给水淹得整座都浮了起来、漂走了的茅寮抱住一个小
孩掠了出来之际，他也跑到了山脚下，冲进沙石洪流里，他的姿势如此之猛，
以致洪流都为之分开了两路，他终于冲到那苦苦相互支持着的父女身边，一
手搭住一个，吐气扬声，再往山上竭力拔步疾奔！
他才一搭住父女两人，两人如见救星，都用手抓紧了他。
那女的叫：“大爷，你先救爹——”
老的也叫：“壮士，你救小女⋯⋯”
铁手暴喝一声：“两个都救，一起跟我走！”
话才说完，只闻咔勒勒一阵响，那座木屋已完全崩却、溃倒。
整座木屋给连柱拔起，随洪水带来的杂物，一齐冲了过来。
百忙中，铁手大喝一声，将父女两人用力一抱，扯到了身前，护在胸前。
他用背硬抵那整个塌屋碎木之一击。
这一下，连同木屋碎片、破砖以及洪流激过来的断树残枝，一下击在铁
手背上。
这不是普通的力量。
也不是人的力量。
而是天地间、大自然的无比威力。这一下击实，铁手只闷哼一声，一手
揪着老头儿，一手挟着小女孩，往前挪步，往上就走。
可是，洪流这时己漫至他腰根子上了。
他不会游泳。
他只能抢步。
——他要在洪水淹没他之前步上高坡，那么，他就安全了。
他手上的人也安全了。
可是，这时，在树林子里，忽然射来了两道冷箭。
射向铁手。



铁手居然在这时候，还能跟观六路，耳听八方。
但是他腾不出手来。
他左手是小女孩。
右手是老公公。
他不能放弃他们。
他只有硬挨。
在流水狂卷里，他不能退，拔足困难，又不能闪、不能躲、不
可接、不可避。
他只有硬吃这两箭。

* * *
这两箭一射中他背心，一射在他左肩上，都奇准无比。
他闷哼一声。
两箭都插在他身上。
小女孩吃惊的叫了起来：“好汉，你受箭了——！”
铁手继续迈步，只吩咐道：“请替我拔箭，怕箭上有毒。”
小女孩本来怕血，但见危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拧身伸手，“嗤”地
跟铁手拔掉了肩上那一箭。
箭出，伤口溅出一道血箭。
铁手道：“谢了。”
默一运劲，“嘭”的一声，背后那一箭竟给他倒迫出来，落于水中，水
流抹过一道淡淡的血痕。
他连受二创，但半步不停，已渐走上高坡。
只要一上高地，他就能施展轻功了。
但这时水流更急。
更快。
而且更大。
洪水已淹至他胸臆。
他双手高举，仍把老人、女子提得高高的，可是他自己可惨了，简直成
了箭靶子。
——要不是发箭的两名高手太过惊愕：他们的箭法以劲急称著，平素一
发足可穿山裂石，而今射着铁手，不但不曾对穿，且还似只伤及皮毛，使他
们诧异之余，一时忘了即时向铁手动手，而转移了目标。
就这么一错愕间，眼看铁手已可登上“不文山”的山脚。
却在这时，铁手发现背后水声急响，未及转身也一眼已瞥见一物自他头
上掠过。
那是小欠。
他左手挟着婶婶詹大娘，右手抱着婴孩，时在水上残物借力点足，或入
水涸得几下，再运气弹跃，现正掠过铁手头顶，要抢登土丘。
——只要登上土岗，便不怕洪水肆威了。
铁手见了，大为安慰。
可是：
可惜。
可恨——
可憾的是，而两道箭矢，一黑一白，并排飞射，已追射小欠后领、玉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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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箭要先射着了，小欠可不是铁手：他轻功、泳术都比铁手高强，但
内功却远不如铁手高强。
——这两箭射的都是要害。
——要命的要害！
这两箭会不会要了小欠的命？

* * *
铁手再不迟疑。
他不能眼睁睁的目睹小欠遇难！
他忽然放了手。
左手。
他左手一放，小女孩惊呼一声，便要落下水中。
但他的手一松之际，两指已疾弹而出，一弹小女孩右耳，一弹小姑娘左
耳，并叫了一声：“得罪，借用！”
“嗤、嗤”二声，小姑娘双耳本串着两片贝壳饰物，就给他弹飞了出去，
变成了两道暗器，体积虽小，含劲却巨，竟后发而先至，及时截住了两支箭，
并击着了二矢！
波波二声。
箭居然一折而落。
铁手又及时揪住小姑娘衣领，她才不致让急流冲去，在抓住姑娘身子之
前，他还未能及遥向小欠的背后发了一掌。
小姑娘惊魂甫定，小欠那儿已解了困。
小欠本正往来路急掠，刚越过了铁手三人，想找刚才藉力落下的那棵大
树腾升，但这时十万火急，人掠到此处，才发现竟没了那棵树——洪流早已
把树淹没了，卷走了！
这可真要命！
这刹那，小欠真气已尽，手上又有一老一少，一是瞎了眼的、一个还不
能走的，他一时也无以为继，无力为继，身形正向下暴沉！
同一时间，他己闻暗器破空之声！
他心中一惊。
但铁手已出了手。
不但截住了箭。
还向他拍了一掌。

* * *
这时，他正值一口气接不上来之际，铁手这一掌，遥拍至他背后。
他受了一击。
整个人平平飞出丈余。
——就是这丈余！
他脚又着陆。

* * *
小欠足一沾地，立即施展轻功，把在襁褓中婴儿的和瞽目妇人，一拖着
一背着，扭身提气，往水上就窜。
风很寒。
水很冷。
水上却冒着袅袅的水上的寒烟。



他背后吃了铁手一掌：
暖暖的。



4．猛升

铁手以一口真气，迅急出手，用姑娘耳畔的贝饰打飞了二矢，并一掌送
了小欠丈余远，他自己这才憋住了一口气，要强走剩下的那一段：约二丈远
的上山路。
只要到了小路，地势便会升高。
脚踏实地，铁手就不怕了。
不畏强敌。
不怕强仇。
可惜／可是／可恨／可恶的是，他掌力一吐，使小欠脱险，但他自己的
身子却猛然一沉。他还急走了十几步，高地突岩虽然近了，但水却越来越深，
不过，这一带的水流却已全不沾火。
一下子，水已淹至他的脖子，连耳朵也觉沾了汹涌卷过而来的浊流。
铁手这么无眼缘了，脸也绿了。
他畏水。
——他不善泳术。
他就是因怕水，所以才常以“一气贯日月”的内力来与水流搏缠交揉，
以期锻炼出一种刚柔合并的功力，来消灭和克制他自己对水的畏忌。
眼看他现在就要登上高地了，但他却一脚踩岔了，踏入了一处凹地洼洞
里，他整个人都立即沉了下去，双足且卷入了漩涡激流里。
本来，他还可以仗一身绝世内力，向岸上坡流猛冲，他离那一处突出的
高岩，也只不过十尺之遥。
但他不能这样做。
因为他手上有人。
他能冲，他手里要救的人却没这身内力来冲刺，如强破洪必抵受不住水
流压力，只怕未离水已绝了命。
铁手无法牺牲他们的性命，来保自己的命。
只那么一犹豫间，水流已及颔。
也只差那么十尺远，他已不能再动。
他已下沉。
几已不能呼吸。
一吸——就吸着了水。
污水。
幸好，这时水流壮大，水上的黑油早给冲走，剩下的火头反而灭了大半，
不然，他就算不给淹死，也早给烧死了。
他此刻只有高举双手：
把老头子和小女孩高举过头。
——他不能让他们先他而淹死。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他都要救人。
他一生最重视的是：
人命。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性命。
他奋力稳住马步，立住桩子：
在急流漩涡里。——他不能倒。



这一倒，连自己和手上的人，就是三条人命。
他这时已拔足不出。
人愈来愈下沉。
水花滔天，已愈漫愈高。
火均寂灭。
水迅速已淹过他的咀鼻：他只有一双眼还露在水面上。
他不能动。
无法进。
也退不得
。他只有站着，高举着手，屏住呼吸，看水逐渐吞噬了他。
他只有等死。

* * *
死是什么滋味？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正一步一步的下沉。
快沉到底。
——他甚至感觉到一条泥鳅正从自己胯间游过，无比滑溜灵活。

* * *
铁手心中忽生一种讥刺的悲凉：
他怕水，所以常避开水，不去接近它，没料今天还是葬身于水底。
而且还连累了两条人命。
他本来还想竭力以本身的余力把手上两人推送去高地。
可是，他已没有把握。
水流已使他窒息。
他没法子回气。
——不能回复元气，万一这一推送失错，那么，这两名无辜的人落在水
里，如谙洇泳，还有一丝生机，但若给自己这么一推，只怕立即就得在坚岩
上摔死了。
三人竟死在一起，这也有前世的孽缘吧？却不知前身他和这一老人家、
一明丽女子的关系是啥？
他也忽然念及：人有来世吗？若他来生投胎时，要多久才再见到龙舌兰
呢？那时，她脸上的刀疤好了未？世叔那时还在世吗？大师兄、三师弟、四
师弟那时可还认得自己？自己那时候是啥个样儿？男、还是女？忠、抑或是
奸⋯⋯？
没想到人在临死前，竟会想起这些。
也许他生平鲜少为恶，所以面对死亡，竟也十分安详。
甚至在额顶上还仿佛升起了一圈光环。
现刻他最遗憾的是：
不能救活手上的人。
所以他在水中喃喃说了一句：
“没让你们上岸，真对不起。”
由于他人在水中，这一说话，便吞了几口污水，水里也波波波连声冒起
了几个泡泡，咕噜咕噜。
他自己也觉得有些荒谬。
有些滑稽。



没想到“咕噜咕噜”，竟是自己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好像是在水里放
了一个屁。
不过，这绝对不是他这一生里最后一句话。
因为他这时已喊了一声：
“救命”。
——这“救命”两个字，他不只是为他自己的性命而喊的。
也为他手里那两条人命。
这同时，他手上的老头、少女，也仿佛知道他已近力尽，也正大呼：
救命。

* * *
洪流滔滔，势无所近，谁来救命？
有。
一人已及时赶到。
——就是因为在此情此境见着了这个人，铁手才感觉到自己正在逐渐下
沉的生命又获得救，所以他才喊得出这“救命”这个字。
——救命。
这两个字，对一些江湖好汉而言，要不是遇上自己可以性命交关的知交，
是宁死不喊出这两个字的；但对一些武林宵小而言，若非对自己有大稗益利
害，则宁见死不救也不愿动一指救人一命。
——来的是怎么一种人？

* * *
夜色太稠浓，像一碗打翻了的苦茶。
东方已有点白，仿佛是一面荒唐的镜，反映出一点死大于活、死多于生、
哀莫大于心死的白光来。



5．除死无他

一样米养百样人。
人，有太多不同的性格、人格、脾气，但朋友至少有三种：
一种是忠诚的。
一种是不忠诚的。
但绝大多数的，还是第三种：
那是灰色地带。
——既不绝对忠诚，也并不是不忠诚，而是灰色：既不白，也不黑；有
时忠诚，有时不忠诚，端赖且视乎环境、需要、时势、情形而作出相应、变
化、决定。
这种人最多。
这个自然：世间杀人者和被杀者，都绝对没有旁观／听说／任由别人被
杀或杀人的那么多。
也幸好如此。

* * *
而今来的人呢？
——是杀人者？
——还是被杀者？
或只是一个：
旁观的人？

* * *
来者是小欠。
——那个大脾气的小伙计。
陈心欠。

* * *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已将那婴孩、老太婆送上“不文山”的高地，
并且又赶下坡来接应。
他一长飞身，猿臂一舒，铁手奋起一点余力，狠命一推，将手上两人向
他手里一送，小欠及时接过两人，藉余势一荡，已勉强落回鳄咀突岩上。
这时，雨已经开始下了。
由于上游决堤，再加上暴雨，是以水势更急了。
小欠把小女孩、老头子提回高岩上，也用尽了平生大力，喘定了几口气，
把老人交给女子，催促道：“快往上爬，这儿我料理。雨大，极滑，要小心
你养父。”
女孩庆幸不遭洪流没顶，听小欠吩咐，一面扶麒老爹小心上坡，一面还
频频回顾，跟小欠急道：“那位英雄还在水里，他——”
小欠促叱一声：“快上坡，要坍方了！这儿有我，你别回头。”
姑娘和老人只好艰苦上坡。那泥坡滑湿，要上得好一段，才有荆棘可作
攀抓，两人就算要回顾，也无旁骛之力了。
这时，洪流上下，只剩下两人。
在水里的铁手。
还有在岸上的小欠。
铁手没有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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